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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族电影的浪漫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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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于蒙古民族来说， 家园即是自然， 独特的地理环境和生活方式使草原文化成为蒙古族的标

志。 由草原文化所孕育出的浪温情怀也成为蒙古族电挥之不去的烙印。 如果失去草原的滋养， 电影作品中属

于蒙古族独特的精神韵味便随之消逝， 饱满滋润的民族诗意也就开始干涸。 虽然草原文化笔现代都市文明在

激烈的对抗中走向妥协与融合， 但源于草原文化那属于蒙古族独有的浪漫气质并不应因此而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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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览优秀的蒙古族电影， 无论是旷野上的金戈铁马， 还是茫茫草原中的悠悠牧歌， 无论是蒙古包旁的

动人爱情， 还是城市里奔忙的现代生活， 都会让观众感受到一种人性中自然流淌的诗意， 而这诗意正源于

蒙古族根深蒂固的草原文化所孕育出的浪漫情怀。 “艺术的目的不是检阅已存在的现实， 而是追求理想的

真实。 浪漫主义往往选择美学的生活或美好的事物作为表现的对象， 创造出一个令人向往的理想世界。” ［１］

蒙古族电影中的浪漫不是凭空虚构出一个美好的世界， 而是在面对生存压力、 人生困惑之时， 仍然怀着积

极的心态赞颂美好。 正如编剧廖一梅所说： “即使是坚硬的墙壁上， 也可以开出美丽的花儿。” 在崇尚物

质、 拒绝崇高， 满足于快餐文化的现代社会， 蒙古族电影中这挥之不去的浪漫情怀更显得弥足珍贵。
蒙古族人生活在特殊的地理环境之下， 自然赐予的一望无际的大草地是他们生活的基本保障， 随草场

而居的游牧生活造就了独特的生产生活方式， 因此又形成了特殊而坚定的民间信仰、 淳朴善良的民风和懂

得感恩的心灵。 对于蒙古族人来说， 浪漫情怀不仅体现在大胆的幻想、 离奇的情节、 夸张的神话色彩上，
而且体现在依托自然之下的奔放豪迈、 诗意人生。 蒙古族导演拍摄的反映蒙古族人民生活的影片， 似草原

上空飘浮的白云一般悠然自得。 他们用自己的方式对抗浮夸， 轻蔑鄙俗， 更注重对人的精神世界的描摹，
在浪漫的精神内核之中， 赋予影片浪漫的表现方式。

一、 浪漫情怀的根基： 草原上的生命活力

蒙古族被称作是 “马背上的民族”。 当人骑在高头大马之上， 狂奔于一望无际的草原， 粗犷、 豪迈、
勇敢、 奔放， 这些词汇似乎都不足以概括出蒙古族人强大的生命力。 蒙古族传统的居住环境不是固定的，
方便拆卸的蒙古包每每被安置在水草肥美的原野上， 以天为盖地为毡， 广阔无边的草原就是他们的家园。
自然环境对于蒙古族人来说是生活不可分割的部分， 祖祖辈辈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才是最符合蒙古族人

性情的生存状态。 对于蒙古民族来说， 崇尚自然是天性使然。 也正因如此， “辽阔广袤的草原就是蒙古族

电影无法割舍的地域空间。” ［２］蒙古族电影的浪漫情怀更离不开对自然的亲近。
“浪漫主义看似专注于个人内心的狭小世界， 实则通过对自我意识的反复追问和想象的转移， 由此接

通到一个广大的世界。” ［３］蒙古族电影直抒胸臆地表现情感， 强烈的主观色彩正是通过对主观情感和想象的

描摹， 反映对外部世界的关照， 建构自我精神世界。 电影中挥之不去的浪漫情怀， 源于他们拥有纯洁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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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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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灵魂， 对生活的热爱， 对大自然的热爱， 对美好的理想和爱情的追求。
许多蒙古族影片是民族风格浓郁的浪漫传奇， 奇异的自然风光， 跌宕曲折的剧情， 充满浓郁的浪漫色

彩。 《东归英雄传》 整部影片都引领观众纵横于苍茫的原野、 如诗如画的山川， 尽缆万马奔腾的胜景、 惊

险离奇的动作。 那错落有致的群山， 夕阳下骑兵队的剪影， 处处投射出不同于其他民族的美学品格。
概览蒙古族电影的镜头表达， 多是舒缓、 浓情的画面语言。 镜头中较多运用全景、 远景镜头展现自

然环境， 用以突出人物与环境之间密不可分的亲近关系。 同时喜欢使用空镜头、 固定长镜头、 升格镜

头等， 使影片的叙事节奏舒缓有序， 达到寓情于景的作用。 任何观众只要看到如下经典画面都会立即

被带入草原生活的特定环境： 如影片 《天边》 中的回忆段落， 蒸腾着袅袅炊烟的蒙古包、 包外傲然站

立的骏马， 或固定、 或缓慢升降的全景长镜头， 配合着悠扬的马头琴声， 使影片的整体氛围厚重而悲

情。 再如影片 《小黄狗的窝》 中， 孩子在山洞里捡到一只流浪的小狗便把它带回家。 画面采用平均构

图方式， 蓝天和草地将画面一分为二， 固定长镜头远远地用小仰角将摄影机紧贴着草原上的野花拍摄

孩子与小狗亲密地嬉戏。 一人一狗， 满地黄花， 简单的镜头传达出纯美的意境。 这样安静、 内敛的表

达方式一方面传递出导演对于自己家乡深沉而浓烈的爱， 同时也完美地契合了蒙古族人单纯而坦荡的

心境。 影片 《额吉》 中蒙古族父母领养上海来的三个孤儿的场面， 导演宁才用持续的慢镜头将草原博

大的母爱彰显得淋漓尽致， 尽显蒙古草原宽广、 善良、 包容的特性。
蒙古族最著名的夫妻导演塞夫和麦丽丝的电影作品总是充满着生命的活力， 他们 “不愿像美国西

部片那样把草原拍得荒凉， 而是想方设法把它拍的漂亮。” ［４］ 草原上大群的野马肆意奔跑， 人类在天地

间既不是强大的主宰， 也不是受欺的弱者。 《天上草原》 中阿爸出狱回家第一天就亲手宰羊。 他在羊圈

中快速抓到一只羊捆上四蹄， 用匕首在羊身上切一个口子， 手伸进羊腹便让那只羊当场毙命。 这一镜

头直面的杀生场景如果出现在汉族影片中， 定会让观众不能接受， 但在蒙古族影片中却并没有给观众

残酷的感觉。 草原人的杀生是一件极其自然的事情， 就如同动物界中狮子猎杀羚羊是以果腹为准则，
绝不会做过度捕猎。 以牛羊肉为主要食物的蒙古人也是一样， 他们以放牧为生， 牛羊既是食物也是换

取生活必需品的来源。 他们依靠自然， 崇拜自然， 与天地万物成为有机的整体。 蒙古族人在草地上打

滚， 把狼、 鹿、 熊这些动物作为图腾膜拜， 只有远离都市喧嚣的田园生活， 才是草原生命力绽放的最

夺目的时刻。
有学者认为， 蒙古族电影要想保持生生不息的生命力， 必须走出历史， 走出草原， 跳脱题材的单一

化。 但对于蒙古民族来说， 家园即是自然， 是一望无际的草原。 人一旦脱离了草原， 就像鱼儿离开了

水。 如果失去了草原的滋养， 电影作品中属于蒙古族独特的精神韵味也就随之消逝， 饱满滋润的民族

诗意也就变得干涸。 随之而来的是电影作品中的浪漫情怀转变成为伤怀基调。 “浪漫” 和 “伤感” 从字

面上理解是两个完全无关的词汇。 浪漫， 意为 “富有诗意， 充满幻想” ［５］ ， 伤感， 意为 “因有所感触而

悲伤” ［５］（７７９） ， 二者在电影作品中都是基于人类丰沛的情感而生发出来。 浪漫产生于优美的环境、 放松

的心态、 富足的生活、 情感的满足。 伤感情绪的出现则是由于这些物质和精神的匮乏甚至消失。 可以

说， 浪漫和伤感这两种基调在蒙古族电影中最重要的都取决于人与家园 （自然） 的关系。 塞夫、 麦丽

丝之后的蒙古族导演的影片虽然仍然与草原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但整体风格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在

最近几年的蒙古族电影中， 创作者们在银幕上刻画的大多是对于远离家园 （自然） 的恐慌和无措， 以

及对那些盲目追求城市化和经济发展， 不计后果地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的担忧和无奈。 影片中最大的

变化是沙化的草原使电影场景的主色调由大片的绿色变为沙土的黄色， 风吹草低现牛羊的如画风景被

缺乏层次感的沙漠所取代。 影片 《季风中的马》 的开头段落， 第一个镜头就是在固定空镜头中展现一

片沙漠般枯黄的草原。 随着画外一人高声呼喊着 “呼呀呼呀”， 镜头开始缓缓左摇将近 １８０ 度， 大片的

沙场映入观众眼帘， 充分交代了影片故事发生的环境。 最后镜头远远地停在一个小小的边跳边唱的身

影上长达 ３４ 秒。 电影中的草原与人们印象中完全不同， 没有丝毫绿色， 取而代之的是黄色、 棕色以及

黑色调。 通过画面的色彩色调昭示当代蒙古牧民的命运。 由于沙化严重， 找不到草场放牧， 牧民们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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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转变生活方式， 变卖牲畜进城寻找生路。
宁才导演的影片大部分是讲述人和自然的关系， 质疑人离开自然等于离开了自己的根。 《帕尔扎特

格》 中梦境、 回忆与现实三个空间交替出现， 油画风格的人像画面勾勒出本应美如仙境般的生活场景。
影片中反复出现寓言式梦境， 麻木的人们高唱欢乐的歌曲乘坐汽车火车奔向新城市， 清醒的人们则迷

茫痛苦， 在城市和乡野的选择中徘徊。 能与苍天对话的萨满姥姥不愿看到萨满的失传， 希望外孙女娜

琪亚从城市回到家中继承萨满沟通天地的神力。 姥姥对娜琪亚说： “ （城里） 人住的房子挺好看的， 驯

鹿住的， 不好。” “离开了森林， 驯鹿就没有苔藓可吃了， 它就会死的。” 鄂温克人将驯鹿称做神鹿， 认

为是神鹿将他们带到了这片土地上。 姥姥简单的几句话将驯鹿类比为人类自己， 直抒导演胸臆。 由哈

斯朝鲁执导的影片 《长调》 将民族血脉脱离草原滋养的后果表现得更加直接。 蒙古族歌唱家琪琪格带

着丈夫去北京发展， 本意是为了传播蒙古族文化， 让更多的人能够听到纯正的蒙古族长调演唱。 但离

开家乡后， 在异地文化和观念上的不同导致丈夫在北京极其不适应， 如同他所在马术俱乐部中那匹思

乡的蒙古马， 与城市生活做着艰难的对抗。 丈夫的意外车祸去世让琪琪格悲痛欲绝， 在演唱会上突然

失声。 琪琪格辞掉了演唱会的合同回到家乡， 在家人的陪伴中重新找回了自己的歌喉。 与其他影片不

同的是， 该片将整个蒙古族人民的生存环境和文化艺术统一在一起， 明确表明民族文化是一个复杂而

多元的统一体， 就如同片中马匹恋着草原， 小骆驼离不开母亲， 蒙古人一旦没有了草原的滋养， 再动

听的歌声也会变的干涩嘶哑。

二、 浪漫情怀的精神实质： 悲壮的英雄情结

浪漫情怀不等于浪漫。 如果浪漫能够给人带来心理愉悦和情感上的满足， 浪漫情怀则更多的是对

真善美的强烈渴望， 战胜命运的勇气和崇高的精神。
蒙古族电影的浪漫情怀总是脱离不开悲情和感伤色彩， 浪漫主义与英雄情结成为不可分割的精神

实质。 那些注定要走向灭亡的事物中， 本身就闪烁着生命的荣耀， 观看者可以在他们身上获得道德与

精神上的崇高力量。 由于世代骑马狩猎， 蒙古族男人身上都流淌着豪迈的骑士的血液。 可以说， 蒙古

族电影是男性电影， 充满阳刚之气和强烈的民族自豪感。 《骑士风云》 《东归英雄传》 《悲情布鲁克》
《一代天骄成吉思汗》 等一大批影片都是对英雄的诉说， 是悲壮的传奇。 这些影片将现实中复杂的人性

提纯， 营造出一个个正邪分明、 唯美动人的英雄史诗。 而讲述了成吉思汗第 ３２ 代嫡孙女斯琴杭茹曲折

而传奇一生的影片 《斯琴杭茹》， 虽然以女性角色为主人公， 表达的主题仍然是流淌着英雄成吉思汗血

液的蒙古族人民身上与生俱来的高贵品质。 这些影片让真实的英雄人物用行动说话， 充满胆识和气魄。
英雄情结并不局限于高大的英雄形象， 同样存在于普通的蒙古族人民身上。 那些文化水平不高的

小人物看似平凡， 内心却依然涌动着强大的力量， 在贫苦的生活中也不失生活的诗意。 《天上草原》 中

的阿爸虽然只是一个普通牧民， 但从他走路的方式、 说话的语气、 喝酒的豪迈、 一切细节都在刻画作

为普通蒙古男人面对困难的勇气和坚定的性格。
蒙古族导演正是因为有着与生俱来的英雄情结， 因此在选择拍摄题材的时候都喜欢有意无意地选

择拍摄与英雄情结有关的内容。 即使拍摄不是蒙古题材的影片也同样彰显出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英雄

主义精神。 宁才导演拍摄的 《红色满洲里》 是一部革命题材电影， 影片主要讲述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

表大会由于反动势力的阻挠被迫转移到莫斯科召开， 在护送与会代表出境的默默无闻的小人物身上发

生的故事。 尽管主人公平安只是一个刚刚入党两个月， 而且很多情况都不了解的新党员， 但是在面对

异常恶劣的敌我形势之下， 依然不顾个人安危， 竭尽全力完成任务。 在这个极具典型性的小人物身上，
没有高大威猛的英雄形象， 也没有豪言壮志口号式的语言， 有的是对于信念的坚守， 对于承诺的责任。
同时， 影片结构精巧， 片中六次出现一个骑着高头大马， 手拿套马杆的男人到处寻找 ６３０ 匹马匹， 并且

强调其中有八匹金黄色的马是圣主成吉思汗的骏马。 这个人物与剧情毫无关联， 而是用非现实主义的

手法在这部本是现实主义题材的影片中将普通革命者与蒙古人心目中的圣主英雄成吉思汗联系在一起，
使影片透露出浓烈的蒙古族导演风格。 影片结尾平安用马车拉着妻子秋娟的尸体去掩埋， 被敌人当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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枪杀。 旷野上只有那辆马车孤零零的剪影， 阳光努力冲破漆黑的云团照射在大地上， 传达出蒙古族导

演的电影中特有的精神境界。

三、 浪漫情怀的审美外化： 音乐、 诗歌与白马

保有浪漫的情怀， 一定不失纯真清澈的心灵和善良淳朴的性格特征。 在蒙古族影片中， 很难看见复

杂的故事情节和人性纠葛。 大刀阔斧、 直白单纯的民族个性在生命最原初的状态中显现， 于影片中外

化成为民族音乐、 诗化的台词和永远割舍不掉的白马意象。
（一） 音　 乐

在城市化进程以高铁的速度向现代化迈进的今天， 中华大地一线城市无一不是模式均一的高楼和

街道。 去往其他城市出差或旅行的人们甚至很容易混淆自己身在何处的机场或车站。 在模式化建筑下

隐藏的， 是人的精神世界亦趋向平面化、 单一化， 被削去了棱角和特色。 蒙古族， 这个中华大地上曾

经最强大的民族， 在被外力挤压、 蹂躏的同时， 努力在电影的精神内涵上发出自己的声音。 “主动转向

民间世界， 从大地升腾起的天地元气中吸取与现实抗衡的力量”， 或 “在文化边缘的生存环境中用个人

性话语来表达自己的感受。” ［６］ 可喜的是， 我们在蒙古族电影中富有民族特色的音乐与诗化的台词中，
品味到了不可丢弃的人间情怀和古典精神。

蒙古族电影喜欢用民族音乐烘托气氛和人物情感。 哈斯朝鲁导演的影片 《长调》 更是将蒙古族特

有的长调演唱作为影片重要的元素， 将女主角的身份设定为长调歌唱家。 在影片 《天边》 中， 呼麦不

仅是烘托的重要元素， 还承担着情感的指代功能。 从出片头字幕开始背景就出现呼麦演唱， 电子乐那

节奏感十足的鼓点作为演唱的伴奏， 将民族与现代音乐风格有机结合。 配合画面上只有窄窄一条的地

面、 广阔的蓝天这样的极端构图， 一个蒙古族男子手中高举随风飘舞的红绸从地平线下方走进画面中。
声音和画面的完美配合， 营造出强烈的仪式感。 整部影片以现实和回忆两部分组成， 呼麦的歌声总是

与回忆的画面紧密相连， 代表了善良的心地和对美好的追忆。 这呼麦声并非真实声响， 而是引导女主

角高娃陷入如烟往事的牵引线。 躲在厨房中不愿与父亲相认的高娃听到窗外传来呼麦的声音， 眼望远

方， 瞬间陷入对往事的回想。 塞夫、 麦丽丝导演的 《天上草原》 同样是以呼麦声开场， 在动情的演唱

声中汉族男孩虎子和蒙古族父亲悠闲地躺在牛车上任凭牛儿拉着自己找回家。 即使写实风格的蒙古族

电影中也无不渗透着丰富的想象力和象征手法。 宁才导演的 《帕尔扎特格》 第一场戏拍摄风格是寓言

故事。 在森林边的草地上， 与女孩娜琪亚迎面走来一字排开的旅人， 其中一人怀抱手风琴边拉边唱。
娜琪亚问他们是否认识驯鹿， 他们停住脚步没有应答， 在短暂的停顿后继续拉着手风琴向远处走去。
娜琪亚的话语和手风琴手的演唱声形成没有交流的对应。 娜琪亚进入梦境中时是悠扬的呼麦声引领她

进入森林中神鹿的领地。 呼麦的气息和节奏与自然、 动物连接成天然的整体。
（二） 诗　 歌

诗歌在蒙古族影片中更是主人公直抒胸臆的最佳武器。 《季风中的马》 因为没钱交学费休学在家的

儿子呼和大声给白马朗读课文 《蒙古人》 的诗： “那飘着炊烟的蒙古包啊， 是我出生的地方。 那辽阔的

绿色草原啊， 是我永恒的家园。” 深沉地表达对草原的不舍和眷恋。
台词中的诗意更是比比皆是， 以英雄为主人公的影片往往喜欢使用诗化的语言。 塞夫、 麦丽丝导演

的 《东归英雄传》 中的台词是莎士比亚戏剧风格， 用借喻、 象征等多样的修辞方法使影片中的人物形

象更加高贵。 如：
“我是一只离群的孤雁， 我的目标是， 回到东方的故乡。 如果可能的话， 前辈， 我想与你们同行。

这不是请求， 只是我的愿望。”
“高贵的年轻人， 我看得出， 你不需要感谢， 更不会接受恩赐。 如果你没什么要求， 你可以做自己

的事了。”
“看在你救我女儿的份儿上， 我答应你的要求。 让我们一同踏上东归的路吧。”
《一代天骄成吉思汗》 中铁木真的旁白也被设计成诗化的表达。 铁木真被父亲送去翁吉拉部结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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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行仪式上， 铁木真的旁白说到： “洁白的乳汁为我们的远行铺撒着吉祥， 善良的百姓渴望我们迎回和

平。 而掌握了苏鲁定的塔里忽台却流露出阴森的笑容， 这让母亲深感不安。” 铁木真父亲死后， 所有部

落百姓听信塔里忽台的谣言， 遗弃了铁木真孤苦伶仃的母亲和弟弟们， 迁徙到其他地方。 这时铁木真

的旁白说： “冰雪在一夜间覆盖了草原， 天地间显得无比苍凉和凄婉。 母亲不分昼夜矗立在沃南河畔，
她坚守着一个信念， 长生天定会把我降临在她的面前。 当我历尽艰辛回到她身边时， 她已经冻僵了。”
母亲杀死一条来偷食的狼， 弟弟别克帖抢食最小弟弟的那份肉， 还多次偷吃母亲和其他兄弟的份额，
被铁木真一箭射死。 母亲悲痛欲绝， 在父亲坟前哭诉： “也速该， 别克帖随你去了。 不是饿死的， 是被

你自己的亲生儿子射死的呀！ 我怎么会， 我怎么会生出你这么一个豺狼！ 山猫和野豹都不如你凶狠，
你是一个肆食其子的狼骨， 比铃獒还要凶狠。 你不配做， 你不配做也速该·巴特儿的儿子！ 你们的骨

头还像柳条一样软， 还不及一根鞭子， 怎么就先自相残杀了呢？”
蒙古族现代题材影片中的台词则常常采用散文的表述方式。 影片 《天上草原》 中贯穿全片的虎子

画外音旁边就是散文风格。 影片结尾虎子说： “我又被系上了蒙古结， 像来时那样被迫离开了草原。 这

个结局对于一个未成年的孩子， 当然是太沉重了。 然而生活让我学会了面对。 在我生命最黑暗的那段

日子， 命运意外地把我带到了草原， 让我饱尝了世上的温暖与真情， 也让我成了一个健康的孩子。 这

都已是过去的回忆了， 如今我生活在喧嚣躁动的城市， 常常忍不住会想起离天最近的那块圣地， 阿爸

阿妈好吗？ 腾格里叔叔痊愈了吗？ 遥远的地平线上万缕阳光， 把大块大块的云彩绘成一幅人间仙境，
这就是我永远难忘的天上草原。” 这些台词的设计契合了电影的整体风格， 使影片从思想到声画表现手

段全都统一在浪漫情怀的关照之下。
（三） 白马

蒙古族电影中处处充满诗情画意。 单看片名， 《月亮之上》、 《城市的河》、 《季风中的马》， 无不钟

情于将情感转化为自然或动物的形象。 而其中马的意象在蒙古族电影中占据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在影片 《布尔塔拉》 中， 被送到牧区爷爷家戒网瘾的男孩随同爷爷一起去寻找走失的马群。 在这

过程中， 男孩明白了马是有灵性的， 家中的两匹马知道主人的意图， 会带着他们找到马群。 如果走的

方向不对， 它们还会用打响鼻抖动身体这些反常的动作提醒主人。
马对于蒙古族来说， 是自由奔放的民族性格的象征。 宁才导演在 《季风中的马》 中以白马自比，

提出疑问 “人类应该何去何从”。 片头除了远景摇镜头外， 接着就是白马站立在沙场上的全身镜头。 这

是第一个出现在观众眼中的具象物体， 而人在这里只是一个遥远、 细小、 看不清面目的影子。 在夫妻

俩坐在蒙古包中喝茶商量是否卖马给儿子换取学费的时候， 几次插入男主人乌日根看向门外的主观镜

头。 前景的门框将镜头画框缩小， 白马站在门外的木车旁， 雪白的鬃毛和马尾随着疾风摆动， 远处是

压低的蓝天， 背景音乐是高亢嘹亮的女声唱着蒙古族特有的旋律， 仿若天边外的圣景。
白马被赋予自由与归家的意象。 当乌日根的秋营盘被政府用铁丝网拦做保护区， 他又因打架被捕，

紧接着的场景不是一家人垂头丧气， 而是乌日根将悲伤和畅想化作回忆， 他想象着从前的自己骑着白

马在草原上尽情驰骋的场景。 数不清的马匹在草原上自由奔驰， 成群的羊被妻子赶着在山坡上吃草。
强烈的对比抒发出导演对家乡强烈而无以言说的挚爱。

四、 浪漫情怀的终极体现： 对自由的强烈渴望

流浪， 对于蒙古族来说是生活的本质。 而 “流浪” 本身就蕴含着浪漫的情怀。 草原、 牛羊、 骏马、
雄鹰、 白云， 这些在现代都市人看来可望而不可即的物象， 对牧民来说却是他们生命的组成部分。 没

有了奶茶和牛粪的味道， 也就没有了生命的乐趣。 因此蒙古族电影中常常能看见导演将现代都市、 都

市人作为精神的对立。 都市生活在影片中是远离精神实质的指代。 《东归英雄传》 千户长阿拉坦桑对前

来拦截的敌军说： “自古以来， 我们土尔扈特部人信仰自由与和平， 回归东方是我们几代人的愿望。”
“小时候妈妈常对我说， 故乡的山很高， 那是太阳升起的地方。” “在那河抱着山， 山依着天的茫茫草原

上， 我们可以自由自在地放牧， 在那里我们是不被人奴役的民族。” 这种对自由的强烈渴望， 正彰显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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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族人无可名状的人性诗意。
《悲情布鲁克》 讲述的是蒙古人民为了保卫家园而抗日的故事。 草原上的宁静安详被枪声打破， 日

本侵略者与布鲁克草原王爷勾结， 狼狈为奸， 抢占草场， 掠夺马匹， 射杀无辜百姓。 车凌等草原骑士

为保卫家园， 与侵略者血战到底而引发的悲壮的故事。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 影片中用了整整 ２ 分 ３９ 秒

一个段落来表现车凌等四名蒙古勇士骑在马背上驰骋豪饮的画面。 影片通过全景镜头表现四个人骑在

马背上互相扔酒壶的互动、 特写刻画人的表情动作以及酒壶在天上划过的各种景别跳切。 勇士们在马

背上一会儿双腿紧夹马镫， 身体滑到马腹位置向口中倒酒， 一会儿张开双臂松开缰绳任马儿自由奔驰，
在马背上纵情跳起了醉酒舞。 四个人在马上动作的熟练程度仿佛不是在骑马， 而是与身下那匹骏马完

全连成一体， 在草原上跳着自由之舞。 画面背景中金黄色的草原， 慢镜头的使用配合背景音乐铿锵有

力的男声合唱以及长调演唱， 画面与声音节奏配合相辅相成。 在这样一部战争题材的影片中， 这种处

理正高歌出蒙古族人民渴望自由的心声。

五、 结 　 　 语

内蒙古师范大学的扎格尔教授将草原文化的核心理念归纳为： “以开拓进取的精神和和睦友善的价

值取向， 崇尚人、 自然、 社会的和谐统一； 以崇信重义的精神和诚实正直的价值取向， 提倡社会交际

的广纳包容； 以乐观豪迈的精神和崇拜英雄的价值取向， 坚持宏伟事业的持续发展。” ［７］ 内蒙古集宁师

范学院中文系张妙珠副教授说： “草原文化是世代生息在草原上的先民、 部落、 民族共同创造的一种与

草原自然生态环境相适应的文化。” ［８］而蒙古族的草原文化是在 “适应草原生态环境的基础上， 创造并

发展的以游牧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为基础的内涵丰富的草原文化。”
近年来随着内蒙古地区城市化进程的发展， 草场被楼房替代， 蒙古族人相继舍弃了世代相传的游

牧生活， 住进了高楼大厦。 虽然草原文化和现代都市文明在激烈的对抗中走向妥协与融合， 但源于草

原文化中， 属于蒙古族独有的浪漫气质并不应因此而改变。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草原生态环境的

破坏， 现代都市文明与草原传统文化的冲突碰撞不断加剧， 蒙古族电影不可避免地涉及了 “城乡对峙”
题材。 蒙古族导演通过影像表现了蒙古人民内心的彷徨和失落， 最终无奈地呈现出努力融合之势。 现

代草原正遭受着市场化大潮的侵袭和挤压， 牧区宁静、 安详、 自然的生活方式上升为一些蒙古族导演

努力寻找的对抗方式。 尽管众多学者们认为融合体现了蒙古人民践行开放， 不固步自封， 能够包容并

序， 博采众长。 但随着镜头由草原转向城市， 我们发现草原文化中特有的浪漫情怀也相应被消解了大

半。 一些城市题材的影片如果把主人公换成另外一个民族也完全可以成立。 尽管传统与现代的融合是

大势所趋， 接受与改变固有思想才是民族发展的必经之路， 但源于草原的浪漫情怀的确是蒙古族最可

宝贵的财富。 这不得不让人在无奈中心生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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